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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創刊於1990年10月，每年出版六期，至今剛滿三十

年，已經出版了一百八十期。在這期間主編經歷數變，創刊時是劉青峰，前

面十多年她負責編務，聯繫作者，構思主題，為《二十一世紀》打好基礎，建

立名聲，應居首功。青峰退休之後，由顧昕及余國良繼任主編之職，保持刊

物原來風貌，主要仍然刊發以「百年中國」及「文化建設」為主題的思想性文章。 

近數年的執行編輯是張志偉，因着學術界評核的要求把部分文章匿名外審，

作者群也繼續涵蓋大中華地區及海外華人學者。

回顧這三十年中，元老們雖然有些已經退隱，但有些仍然不懈地為本刊

繼續寫作，例如創刊號中的金耀基教授和李歐梵教授，仍有為本刊執筆。 

當然，現在《二十一世紀》的作者群的背景更為多元化和年輕化，這是個好 

現象。反觀這份刊物最為穩定不變

的，是它的工作人員（編委、編輯、

設計、校對及排版等）。這些員工絕

大部分是早期就參與《二十一世紀》

工作的。他們在這二三十年來，日

復日、年復年勤奮不懈地為這份刊

物勞碌工作，尤其是在近期新冠肺

炎（COVID-19）疫症期間，不憚兇險

煩勞，使刊物能如期出版，故此我

想藉此機會向這些敬業樂業的員工

表示衷心的謝意。

至於《二十一世紀》的主題和方

針，那是由一批編委定期討論而制

訂出來的， 向來是定期齊集於香港中

《二十一世紀》三十年來的變遷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20年10月號　總第一八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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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澄軒，對每期的出版提出檢討和意見；疫症期間大家 

就只有作線上討論了。而這群編委之中，對《二十一世紀》這份刊物最為關心

而且貢獻最大的，當推陳方正博士。他是《二十一世紀》的創辦人，自1986年

起擔任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六四」之後他與從內地來港的學者金觀濤、 

劉青峰伉儷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創辦《二十一世紀》雙月刊，並設立「當代中國文

化研究中心」。方正兄創辦這份思想性雜誌，希望透過學術的討論、思想的衝

擊，一方面回眸歷史（「百年中國」），一方面展望將來。他們在1990年代以中

大為基地，以《二十一世紀》為平台，呼朋嘯侶，串連海內外中國知識份子，

為建設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建言獻策和鼓勵改革。

在世紀轉換前的十年，《二十一世紀》很能夠代表着一股學術的清流、改

革的強音，吸引許許多多關心中國變化的有心人。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注目

中國社會和文化改革的中文學報和雜誌增多了，但在世紀初的幾年中，

《二十一世紀》仍然是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喜歡閱讀的刊物。直至第三個十年，

由於世界和中國的急劇變化，它的影響力才顯出有逐漸減退的迹象。經過

三十年的變化之後，在紀念《二十一世紀》創辦三十周年之時，重讀方正兄的

發刊詞〈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仍覺心神激動，感受強烈。在過去的三十年

中，世界、中國、香港和個人都有很大的變化，但《二十一世紀》猶如疾風中

之勁草，創立的初心未改，方針未變，而它的內容、主題、風格和設計，仍

然保持原來的主調和路線：既回顧歷史，也向前瞻望；它鼓勵多元的角度、

不同的聲音與包容的態度，為這個變動中的中國社會發展和文化建設，提供

一些可供思考的材料和意見。在這一點上，我們仍在堅持；而我們所以有此

堅持，實賴編委會成員討論之後得到的共識和集體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支

持者，就是與本刊同行三十年的陳方正博士。方正兄退而不休，老當益壯，

仍然不斷地為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和《二十一世紀》貢獻心力和時間。我繼

承方正兄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出版人，也擔當過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及當代

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之職，對方正兄創刊的初心和一直以來的努力，有一

定的認同和深刻的體會。在此也要藉創刊三十周年紀念的時刻，特別向方正

兄表達我的敬佩和感謝。

在近現代中國的歷史中，經歷過不少個風雲詭譎、變化多端的三十年。

但剛過去的這三十年，亦即是《二十一世紀》所經歷過的三十年，卻是相當特

別的三十年。這三十年和以前的一些三十年一樣，都充滿了日新月異和翻天

覆地的大變化。然而，剛過去的三十年的大變，與過去的變動有着本質上的

差異。以往的變化或追求變化的動力，在於不滿現狀，在於怨氣難平，在於

對戰爭、鬥爭、專橫、豪奪所帶來的混亂和恥辱，以及普遍貧窮和社會不均

所帶給人民的無助與痛苦，而產生的求變和改革之心。這種激憤和忍辱之

氣，自鴉片戰爭之後，便成了關心國家社會的知識份子尋求改革的動力，而

目標就是振頹起蔽，國富民強，一洗外侮帶來的恥辱和貧弱帶來的困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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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十年的變動，卻標示着大國崛起，走向小康和走向富強的過程。這種

國力增強和經濟躍升也帶來社會行為和群眾心理的變化，並且在政治管理和

外交運作方面也帶來重大影響。過去的一個半世紀，大家都在討論怎樣追求

「富強」，而新世紀的最大挑戰，卻應該是如何管理「富強」？如何表達「富強」？

如何培養富而不驕的「小康公民」意識？或在國際上如何表現「大國擔當」的責

任和氣魄？

方正兄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刊詞中，以「茶館」比喻這份刊物，鼓勵「茶

客」（作者和讀者）善用雙月刊這個平台，自由發聲，各抒己見。「茶館」之不

同於講堂或教室，是由於那裏容許眾聲參與，甚至喧嘩，而在講堂或教室之

中，則只有一把教導和權威的聲音。「茶館」的「茶客」中當然有好發言、聲音

大的賓客，但同時也有不少品茶者是沉默的聽眾，一邊喝茶，一邊聽人議

論；也有邊聽邊喝，偶爾附和一兩句的；更有一邊聆聽，一邊觀看，一邊剝

花生和吃蠶豆的人。他們雖然很少發聲，但同樣是「茶館」裏的參與者，是時

代變遷的見證人。疫症蔓延期間，茶館和酒吧都被政府要求陸續關閉，因此

民間論政的喧嘩之地也愈來愈少了。「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知識

份子的清談，許多人都認為不切實際，而疫症下更禁止交往和喧嘩，在此新

常態下我們的「茶館」能繼續開辦到甚麼時候呢？！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陳方正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刊詞中，以「茶館」比喻這份刊物。（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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